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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那个持刀的男人，又出现了，距我约有十一二

米远。我站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，身后是耸人傍晚橙

红色天幕中的高楼大厦。毛毛细雨从四处散开的片

片乌云中飘洒下来。石板路上布满了尸体，人的尸

体。然而，好像没有人看见这些尸体。人们急急忙忙

地穿过广场，全神贯注地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，竟然

没有发觉蒙蒙细雨把他们的雨伞染成了红色。那个

持刀男子慢慢地靠近一个女人，一件白色的、染着鲜

血的衬衫紧贴在他的身上，湿淋淋的色头褐发一缕一

缕地垂挂在脸上。他的发梢往下滴着血。那就是雨

是血雨。这个男人走到一位身穿朱红色连衣裙、

头发为褐红色的女人面前停住了。我知道要发生什

么事了。但是，我帮不了什么忙，毫无办法。我的身

体已不听我使唤了，我只得在一旁观望，纹丝不动地

屏息观望。我的双脚像生了根似地牢牢地粘贴在沥

青路面上，我口渴极了。我想向那个女人发出警告，

试图高声喊叫，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。不可避免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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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要发生了：他缓慢地、几乎是温柔地把他的刀推入

了她的两肋。她年轻的身体无声地慢慢倒在了他脚

下。凶手带着漠不关心的轻蔑神情跨过那个死去的

女人 他最新的牺牲品。广场上的其他人难道都

瞎了吗？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里发生的事吗？一丝

风也没有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广场。

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发觉。但是我，我看见了发生

的一切。我觉得好像要透不过气来了。我想跑开，但

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还是一步也挪不动。凶手的目光

在四处搜寻。突然，他站在了我面前，撇着嘴发出一

阵狞笑，他的目光僵硬、冷酷而空虚 我看到的是

一个毫无感情的人。他向我举起了刀，稳操胜券似地

露出了轻蔑的神情。濒死的我束手无策地呆视着闪

闪发 不！不！光的刀锋

我大叫一声，醒了过来，全身颤抖着，大汗淋漓，

脉搏急剧地跳动。

过去了，脱险了。我又一次做了这样的噩梦。在

他杀死我之前醒了过来。我对这种噩梦非常熟悉，但

永远也不会习惯。从我 岁生日那天起，它就一直

伴随着我。就是在那一天，我遇见了撒旦的信徒。

我是在各种各样的福利院里长大的。 岁那年

我就请求青年福利局把我送入福利院。是的，就是

我。当时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离开家，离开那个总是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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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理由地痛打我、浑身散发着酒气的土耳其继父，离

开我那懦弱胆怯、毫无主见的母亲。母亲生了 个孩

子，但她甚至无法保护我们不受继父情绪恶劣时所采

取的极不公正的伤害。

岁生日那天，我有两在我 天假，以示庆祝。好

像我以前庆祝过我的生日似的。我只是从同学和邻

居家的孩子们那里才知道生日礼物和生日聚会。

不错，我毕竟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。整整两

天，我要好好利用。我决定到我姐姐家去。如果福利

院领导同意我外出的话，我就可以在姐姐家过夜。但

至于我是什么时候以及是否到了那里，教养员是不管

的。在那里没有人过问这样的事。就像去年我生日

那天那样，我走进了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迪斯科舞厅，

要了一杯啤酒，然后为自己的幸福干杯。在这样一个

见鬼的生日里，我心情很坏，闷闷不乐地靠在吧台边，

拿着我的啤酒。这天晚上，我只有一个愿望、一个目

的：随便和什么人吵架，痛揍他一顿，随便把一个什么

人打倒在地，以发泄我的不快、我心中积压的全部仇

恨以及凝结在胸中的沉重的悲伤。打人，折磨人，让

人痛苦，这都会使我感到愉快。要是有这样一个软骨

头爬在地上哀求我，那我的感觉就会更好。打人，我

已经学会：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就从我的暴戾成性的继

父那里，后来从福利院里那些较大的男孩子那里学会

了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总是用手或棍棒狠狠地打

我，直到我长大并强壮到足以自卫时为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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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怀着这种心情，端着啤酒沉思着。这时，彼得

发现了我。他是我以前邻居的孩子，就是在我还住在

我“父母”家的时候。

“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，”彼得说道“，我马上要

去跟几个朋友会面，一块玩招鬼游戏，一起去吧！”

我早就听说过这种游戏：人们坐在一张桌子旁，

召唤某些鬼神。这么做有什么意思，我并不清楚。不

过，也许要比我独自一人在这个迪斯厅舞厅里闲站着

更有趣。于是，我就跟他一块去了。

我坐在彼得的车中没多久就发现，我们并没有朝

他家的方向驶去，而是朝工业区方向驶去。“会叫你

大吃一惊。”彼得安慰我说。他把车停在了工业区前

面的树林边。

我们拿着手电筒，开始步行穿过那片树林。这是

一个满天星斗的、寒冷的冬夜。弯弯的月牙儿只发出

微弱的光。渐圆的月亮。积雪在我们脚下嚓嚓作响。

我们越往树林深处走，我浑身上下就越感到不自在。

我急切地问彼得，但他的回答却总是神秘莫测“：你一

定会觉得很好玩。你不就是想把什么人痛打一顿吗？

在我们这儿，你完全可以这么做，相信我！”

我们走出树林之后，彼得领着我又走过了碎石路

和静静卧着的路轨。我们甚至爬着穿过了一些管道，

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场地上。突然之间，我们

不再是孤零零的了：我看见 个人，三三两两

地立在那里。在他们后面，我发现有一长排、高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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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的库房。

仓库的前面，右边有什么东西被遮盖着，温暖的

火焰在熊熊地燃烧。我闻到了河水的味道，然后听到

和看到：沿仓库一侧，有一条小河轻快地潺潺流过。

我们走近会场后发现，那些人的装束不同寻常，引起

了我的注意。他们所有的人都身穿深褐色的、长可及

地的僧衣，头戴兜帽。他们奇异的装扮使我一下子就

想到了修道士。但他们是修道士吗？这些人可不是

什么修道士。虽然时间已很晚了，但来的人却越来越

多，其中也有许多人穿着普通的衣服。他们一到就消

失在仓库中了。仓库外面有几个身穿僧衣的人在低

声交谈，其他人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。他们好像在等

待着什么。等什么呢？彼得拉了拉我的袖子，他要把

我介绍给一个什么人，一个蒙着脸的人。这个人刚离

开身边的人，向我们走来。

他的僧衣连同一件类似坎肩的栗褐色的罩衫轻

轻地拖过地面，只有两只手露在飘动的衣袖外面。宽

大的兜帽遮住了他的脸，只留两道细缝可让人看见他

的眼白。我感到越来越难受“。这是卢卡斯，”彼得向

他介绍说“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”我不理解的是，他又

补充说“：主已认定，他跟我们志同道合。他将是主建

造他的王国的好帮手。”兜帽下有个声音回答道“：他

生来就是基督徒。今天他将与地狱结合在一

地狱？地狱什么？起。” 是胡说八道吧？无数个

疑问和念头闪过我的大脑：我同地狱有什么关系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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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，就是说，他们要杀死我？这人一定是疯了！我一

定得离开这里！

蒙面人的目光紧盯着我。难道他能看出我的恐

慌？但他转过身，走开了。我转身向彼得求助。他非

常小声地说“：别害怕，冷静点，耐心等待。你就在这

里呆着别动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于是，我就站在那里。我急切地想到，我是否应

该冒险跑回到附近的树林里，偷偷地溜走！其实，现

在正是有利时机，因为好像没有人注意我。尽管如

此，我总觉得有人在以某种方式监视着我。该死的！

在嚓嚓作响、积雪覆盖的碎石地面上，只要迈出一步，

一切就会暴露。其他人立马会发现我要逃走。就这

样，我放弃了这个念头，站在那里没有动。在我的生

活中我还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单。

彼得回来时，也穿着一件褐色的僧衣，和其他那

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完全一样。他们这时正在仓库

侧门入口处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列。我想问彼得：

“瞧你那个样子，像什么呀！我是不是陷入了一个邪

教？这究竟是什么事？”他回答道“：你等着瞧吧。现

在安静！”他的声音听上去很陌生。

我们排在最后一个身穿僧衣的人后面。站在我

们前面的假修道士们，每人左腋下夹着一本书，右手

拿着一个有点类似祈祷珠链的东西：上面悬挂着一个

倒立的骨制十字架。当队伍就这样像朝圣似地走进

仓库时，队伍中发出类似祈祷的喃喃声 至少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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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我全然听不懂的语言在含糊不清地嘟哝。我站

在这个奇怪的队伍的最后面，对一切一无所知，并且

是惟一一个身穿牛仔裤和短夹克的人，我的心狂跳不

已。

仓库里面，点着无数只蜡烛，光线忽明忽暗。我

得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副令人难忘的画面：闪烁的

烛光中，大约有 个身穿僧衣的人成半圆形站立在

一个由厚重的混凝土板做成的桌子前面。我想这大

概是一个祭坛。因为在它上方，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骨

制十字架，是倒立着的，即上端朝下，就跟祈祷珠链上

的小十字架完全一样。我们绕着这个祭坛而走，围成

一个圆圈。我小心翼翼地偷偷看了这些人一眼，可我

看不出，穿着这种宽大僧衣的人是男还是女。突然，

彼得把我挤出圈子，挤到祭坛前面。

桌面上放着的那些东西，我根本不喜欢：桌面中

间，在一个大理石基座上，立着一个金制高脚杯，形状

像一个缺少头盖骨的骷髅头。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金

碗和一个打开的酒瓶，里面盛着一种深红色的东西，

稠稠的。不会是血吧？左右两侧平放着 整齐地

排 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刀子和匕首。在又列着

大又重的 根粗重的铁链，每个桌角一桌面下安装有

根。铁链的末端都连着宽大的、可调节的镣铐，这是

人们从带有刑讯场面的恐怖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情景。

“我再也不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了！”我的脑海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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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绪翻滚，一片混乱，我的双手也是汗津津的。我不

由自主地把我插在短夹克口袋里的双手攥成了拳头。

吓得我直冒汗，汗水从额头流到嘴边。“鼓起勇气来，

千万别让人看出什么。”我给我自己打着气。同时，我

费力地思索着，我也许该对彼得做点什么，是他把我

弄到这儿来的。可问题是，一切都太晚了。这时，祭

坛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，四个高大强壮的男人走进大

厅。他们都身穿黑色的僧衣，后背还有一个白色的标

记。虽然他们的脸被兜帽遮住了，但我 仅仅从他

仍然们的举止和体形看 觉得他们特别可怕。在

这四个人之后紧跟着一个身穿褐色僧衣的男人。他

就是那个曾在外面非常神秘地问候我的教长。

他 可能是走到祭坛前，那四个高大强壮的人

他的保镖 就站在他身后。现在，这个教长正好站

在我对面，我们之间只隔着混凝土桌子。但他并没有

注视我。我用怀疑的目光死盯着那深红色的液体，他

正小心翼翼地、简直是温柔地把酒瓶中的液体倒进状

如骷髅头的高脚杯里。然后，他用双手把高脚杯高举

过头顶，再次用那种陌生的语言嘟哝着那些含糊不清

的玩意儿。这使我想起了教堂里用拉丁文做的祷告。

我听懂的开头几句话是：“耶稣基督的一个儿子来到

了我们中间，他希望与地狱结成联盟。以撒旦的名

义，以撒旦阁下的名义⋯⋯”

他的话语慢慢地消失在雾气中。对这些东西我

根本不相信。原来他们是撒旦教徒！我竟然同撒旦



第 9 页

教徒在一起。真是糟糕透了。根本就没有什么招鬼

游戏！冷汗从我的额头上滴下，滴进了我的眼里，使

我眼前一片模糊，眼睛火辣辣的疼痛。我害怕，非常

害怕。我甚至不敢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汗珠。那些保

镖的举止太可怕了。

突然，他，那个教长，径直站到了我的面前“。必

须净化这个基督的儿子。”我听见他说道。

我想朝后退，可我动弹不了。一种莫名其妙的力

量牢牢地抓住了我。教长离我是这么近，近得我们俩

的身体都快要碰上了。他的目光穿过兜帽上的细缝，

无情地刺入我的眼睛，直达我的大脑深处，好像要占

据我的整个大脑，猜出我的每一个想法。“这些血将

会使你得到净化。”他边说边把那个高脚杯端到我嘴

边。怒火从我心中升起，我禁不住想用我因恐惧而变

得更为有力的右掌狠狠给他一个耳光。但我没有这

么做，只把脸转向一边。既然我不能动手打架，那我

至少要进行消极地抵抗。就这么办吧！无论如何，我

绝对不想喝这个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里的东西，尤其

是因为这时我已经明白，杯里深红色的液体肯定不是

红葡萄酒。

然而，我没有任何机会。他四个保镖中的两个走

上前来帮忙。他们死死地抓住我，其中一个掐住我的

脖子，这么使劲，以致我以为他要掐断我的脖子。我

不得不喝下那些东西。

那是血。我刚喝下第一口，马上就恶心得要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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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。我又勉强喝下第二口，它进了我的胃里。余下的

是我自动喝的。我已不再害怕，也不再感到恶心了，

我只觉得喝的是水。

“他已获得净化，基督教不再欢迎他了，”教长的

声音又响起“ 魔，从即刻起，你要为我们的主撒旦

鬼效劳。”他转过身子，拿起了祭坛上那个装着血的小

金碗。他把拇指伸进碗里，嘴里叽里咕噜地念着咒

语。最后，他命令我跪下。我服从了，因为我已明白，

反抗是徒劳的。我非常清楚，我只有假装同意，才能

活过这一夜。他们可不是一群故弄玄虚的青少年，他

们是成年人，混乱、狂热，而且危险。教长一边继续自

言自语地念着咒语，一边用他那血淋淋的拇指在我的

额头上、太阳穴上、鼻子上、下巴上以及喉头上画着倒

立的十字。而后，我总算活下来了。我被允许回到无

名“信徒”行列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是在一种鬼魂附身似的恍

惚状态下度过的。这个“弥撒”无休无止地持续着。

教长用拉丁语做着独白，一次又一次地对撒旦发誓。

全体信徒祷告，跪下，再祷告，再跪下。我们不得不在

冰冷的地面上跪了很久很久。我也跟他们一样做着

这一切。千万不要引人注目！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。

我已失去了时间概念，我对我的膝盖和我的双腿几乎

没有什么感觉了。可是，一种奇特的飘飘然的感觉攫

住了我，我感到轻飘飘的，同时又感到沉甸甸的。教

长的话和其他人轻声的祷告奇怪地在我脑子里回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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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，就像是在一个大教堂里做大弥撒时所产生的一种

音响效果。我朝天花板看去，只是想弄清楚，我是不

是坐在一个有高高拱形顶的教堂里。然而，那里只有

平平的屋顶。

我感到一阵眩晕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觉得恶心。

难道他们给我灌了什么毒品吗？他们是想使我上瘾

吗？渐渐地，恐惧感又从我心中升起。我觉得我病

了，浑身不舒服，散了架似的；我一阵阵地打着冷战，

浑身发抖。是害怕吗？还是因为天气寒冷？我不知

道。这个该死的仪式老是没完没了。我无动于衷地

看着，教长又将血倒满了状如骷髅头的高脚杯。杯子

在队列中传递着，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。

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迅速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一口。与

此同时，教长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后面那句话我又听懂

了“：牺牲就要来临了！”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只有

一个想法：现在轮到我了！可是，这时一只羊绝望的

咩咩叫声在我耳边响起。它的叫声我听着真难受。

一个身穿僧衣的人拖着那只拼命挣扎的羊穿过那道

门，来到祭坛前。对这只羊，我感到同情，但同时，我

又感到非常轻松，因为现在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，

他们没有选中我作为祭品。

那四个裹在黑色僧衣里肌肉发达的壮汉把羊抬

到祭坛上，用铁镣铐铐住它的四条腿。他们利索地把

铁链拉紧，直到这只羔羊再也无法动弹为止。它那充

满恐惧的咩咩叫声回荡在毫无陈设的大厅里，听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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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是一个人在危急时发出的大叫声。

我喜欢动物。有时候，我还与它们说话，它们则

专心地倾听着，好像什么都听得懂。我听我的土耳其

朋友说，羊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。这个躺在祭坛上的

替罪羊似乎清楚地知道，它的末日到了。只是它马上

将会如何悲惨地死去，无论是它，还是我都不清楚。

我无法忍受它的叫声，可我还是没有胆量用双手

捂住我的耳朵。又是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，

一种动力，强迫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注视着我的理智

竭力反对的那些事。

教长从摆放在祭坛上的刀子中拿出一把，向那些

着了魔似地向前呆视着的信徒们进行展示。月牙形

的刀刃在无数的烛光中闪闪发光，刀把的形状是一个

倒立的十字。一把异常漂亮的匕首用在一个异常可

怕的祭祀仪式上。

大厅里回响着教长单调的声音：“祭品就在这儿。

现在，让我们高声赞美吧！我们赞美撒旦，我们赞美

魔鬼，希望他能到我们中间来⋯⋯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弯

下身子，割开了那个咩咩叫着的羊的肚子。当我看到

教长把双手伸进割开的羊肚时，又一阵恶心和寒气向

我袭来。我究竟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，我不知所措地

自己问自己。同时，我继续死盯着前面。这时，教长

从羊肚子里掏出一团红 它的色的肉乎乎的东西

高高举起，心脏。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它 然后用深

沉的嗓音坚决地要求说“：赞美撒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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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转向那四个彪形大汉，好像是要把那颗心脏递

给他们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：他们每

个人都从那颗心上咬下一块，嚼一嚼，而后咽下。恐

慌又一次攫住了我。或许他们还会让我这么做吧？

我能克制自己而不晕倒吗？好在我很走运，因为这时

教长要他应得的一份：他把他的兜帽稍稍向上推起，

只露出嘴巴，吃下剩余的羔羊心脏。他慢慢地津津有

味地咀嚼着。我自问，到底还有多少我能够但不得不

忍受的事情。

当然，我也许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朝地上看，但是，

要是我这么做了，那我说不定就会遭到教长的第二次

袭击，虽然我一直有所准备，但这是防不胜防的。这

一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都可怕。

他再一次拿起匕首，刺入替罪羊的颈动脉。状如

骷髅头的高脚杯接住了喷涌而出的血，新鲜、温热的

羊血。我感到恶心。这一次，那些看不见脸部身穿僧

衣的人荣幸地喝光了杯里的血。

接着做另外一种功课：用拉丁语做训谕或感恩祈

祷。

我的眼睛酸痛得很厉害，不知是因为疲劳，还是

因为那许多没有流出的眼泪。我只想逃走，逃出这个

地狱，离开这帮畜牲。在此之前，我曾经坚信，再也没

有任何事能使我震惊，也没有任何事能使我屈服。至

于使用暴力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。我认为自己很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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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，也很无情，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。我曾经以为我

能很好地独立应付一切，并且常常嘲笑我的同学们，

说他们一遇到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去求助于自己的母

亲。这一夜给了我很好的教训。

教长终于结束了他那阴森可怖的表演，并且宣布

下一次集会将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举行。这时，我

最大的愿望就是需要一位母亲。一位能让我躲进她

安全的怀抱、能保护我、给我安慰的母亲。

可是，在外面等着我的只有彼得，这个让我经历

这场噩梦的疯子。这时候，整个大厅几乎已经空了，

我不知所措地慢慢蹲下。我蜷成一团蹲着，双臂紧紧

地搂住膝盖，就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，失神地独自发

呆。我再度感到恶心，就吃力地站起来，急忙朝外面

走去，想把手指伸进喉咙，呕吐一下。我希望借此使

自己轻松一些，尽管只是肉体上的轻松。

但是，我什么也没有吐出来“。等一下。”这时身

后传来教长那令我极其难受的声音。他来得正是时

候。我活过了这样的夜晚。我发现，突然之间我怒火

中烧，在我年轻的生命中我还从未如此愤怒过。我歇

斯底里地发作起来“：你到底信奉什么，你是谁，你这

头猪，你这个令人作呕、卑鄙的杀手。别以为你能吓

倒我。以后我不会再参加你们这种令人厌恶的小游

戏了。要是我不向警察告发你，你该感到庆幸，明白

吗？我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关系。至于彼得，我可要好

好教训他一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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兜帽罩着的头纹丝不动，两只死鱼眼睛冷冷地

闪着光，他要求我把手伸给他。他的命令口气使我

大为惊骇。我把手伸给了他。是要告别吧，我猜想。

“喀嚓”一声响，我拼命大叫起来，疼得直流泪

他 断了我的中指。他把兜帽上那两道细缝紧靠着

我的脸，低声说道：“要是下一次你不来，那我们就

会去接你。我们还要把你的朋友抓来，然后你可以

在一旁看着我们如何杀死他们。而且他们都死了之

后，就该轮到你。”说完这些话，他就消失在黑暗中

了。

这时，我狼狈不堪地站在那里，我的手指痛得直

抽搐，慢慢地，我的整个胳臂都痛了起来。愤怒和绝

望的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，我真是沮丧极了。

彼得找到我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命，卢卡斯，听天由命

吧！”他的话听上去也许有点安慰的味道，但我已没有

力气回答他了。我不能也不想再思考了。我不想再

与他理论什么了，也不想责备他了。我只想到我姐姐

家去，而后从那里上医院。我想尽快摆脱彼得，永远

也不要再见到他。

可惜，我没有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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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那个星期，我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度

过的。我机械地做着我的日常事务。学校安排的油

工实习弄得我疲惫不堪。在此以前，我本来对这项工

作比对学习更有兴趣，然而，在经历了这样的弥撒之

后，我对此已毫无兴趣了。我对朋友、同事和教养员

们的唠叨全无反应，耳朵像是被棉花塞住了似的听不

清他们的声音。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

不清、那么不真实，就像是罩上了一层面纱似的。我

睡得很少，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浮现出

那一幅幅画面：羊，带帽僧衣，教长的眼睛和血。血，

到处都是血。

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我的手指是怎么折断

的：夜间我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了一下，摔倒了。我

向每一个想要了解此事的人讲述这个故事，甚至在医

院里我也这么说。我没有勇气向任何人吐露实情。

我是那么害怕在我的家乡过下一个周末。我实在不

想再一次陷入到这样的邪教组织中去。于是，我告诉



第 17 页

福利院领导，下个周末我不想回家。他们对此很不理

解，因为“回家”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意味着可以无

个小时的自由。在福利院拘无束地享受 ，虽然大

家都没有明说，但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：星期六和

星期天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真的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父母

很好地相处 否则我们也就不会被安置在这个专

为受到社会伤害的青少年设立的福利院。我们可不

是什么天使。教养员那种非常不信任的询问口气真

令我厌烦。我除了用一些愚蠢的废话来敷衍他们以

外别无他法：“我在家能干什么呀？在这里我一样会

觉得闷得慌，而且还能揍几个人。”

这一周很快就过去了。一转眼，就到了星期五。

这天我在我房间里呆着，躺在床上，听着平克 弗洛伊

德的《理性的旋律》，这是一首能使我放松的音乐。电

话铃响了，是彼得打来的“：你到底来不来？明天晚上

点钟我到你姐姐家接你。”一下子，我觉得浑身冰

冷，胃里一阵痉挛。“你是从哪里得到我的号码的？

你从哪里知道我住在这个城市？”我结结巴巴地问道。

“我们知道你的一切，”彼得不慌不忙地回答说“，我们

知道，你住在哪里，你的朋友是谁，你正在哪里实习以

及你的师傅是谁。”而后他挂断了电话。我完全惊慌

失措了，浑身发抖。我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在整幢房子

里乱跑乱撞，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，最后到了

休息室 我不想说话，只需要有人在我周围，我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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